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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了解的主力先生

陳擴寰

國際關係學院中文系

我是三十八年前認識了一帥的。 1954年先生自廣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教露，

我當持正在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讀2年級。先生一到北大，全絮說在招待所藥，行

事都還沒打開，嘉定聞結給我們講起了漢語兜釋。說實話，了一帥不是餾十分蕃於言談

的人，他講課還讓談木上繪聲繪位。他是馬克黨的材料、新穎的搗點、嚴語的鐘輯說

報好學的北大學生的。大家都說王先生的一大優點是善於「搭架子J(建立體系)。澳語

更是一門前無古人的開創性課程。當時，能多學作為學考的只有〈俄語語陸奧} ，冊(先生

五十敢開始學習俄語，當時才睡了三年多，即使儀器史能給他一些數發，寫著農語史t拉

得自己準儼材棋，自巴提價觀點，自己搭好架子，總三三是一姆從頭做起。究生主學研

究，主學寫讓鵝，簿上課。寫一節教一錯，教一辭改一巔，讀一辭印一節。自此，經常

是星星是未乾便照本主主斜，甚至連分陵、蝶，警車都不時地唸出來，以接醒星發生不要記錯了

。學生的筆記了一師有時會牧幾本看看，一方面檢查教室發盤果，一方醋視何以把

課上添識的觀點材料充實到正式印發的講聽中去。

1956年的教天，了一師告訴我他打算收我作龍的漢語史輯搏士研究生，方向是贊

韻嘍。我一4心，想搞文學研哩，現在割釘死了要跟幫謗誰問打一當于交道，心善黨委賞鵲

喘不安。我當時坦率地誤了一師說: r我不是不想跟您學，是怕學不好。我想搞文

學，又好看雜囂，愛好面太寬。蜻語言學，特潤是音韻縷，太枯饒了，我悲{、自控不下

來，鑽不進去，接終辜負了憊的期望。 J了 4師笑聲對我說: r興緝睡不是壞事，是好

。語宮是社會設際的工具，研究語言言也脫離不鬧聲儷牡會丈化。語言學跟文學、質

學、天文、地理、音樂、藝爭fLj ，乃至數學、物理都有密切的鶴係。特即是古典文擊，

研究嘆語的歷史能夠離開古典文學嗎?我就是成措諾諾又搞文學的。斯謂 f龍蟲麓

雕j ，就是指的這個混諒。 j先生講讓教導我: r搞語言言學研究至少要者兩餾慷件，一

個是要有轟可能廣博的知識基礎，另一備是要有科學的理論和頭腦。 J他列舉了觀失

武、三巨念孫、王翱維、甜充任等許多古今語言玄學大闊的例子，說他們無不是博通古

今、思想鎮費、重視理論、講究方法的。他非常態、慨士也說: r我幼年沒有機會讓中

，沒受過數理化的敏黨教育，至今深感遺體。我一輩子吃虧我本權數理化，否聞研

究會更深入一步。 J究生教育說: r你應該揚起擺麓，努力克親愛好商康的人常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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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、俘的毛病，安心議書，認真，思考，將來會有成績的! J這次鼓話給我留下了將生

難忘的印象，也決寫了我一生的專業進路。

我做了先生鷗研究生後，先生留給錢的第一項作樂就是通譜、國點踐三E裁的〈說

x解字在} ，鼓掌要求做出常用宇卡片。我那時還故不掉浮躁的毛病，覺得讀段〈控〉很

苦，自衛準黨很樓。每單期四上午是先生指定給我的彙報、提問詩時，每次去黨報學

禮情說，心主題總是悲忘不安，自攏了一師對人是那樣的初露，對教學又是那樣的巖

路。一吹，我實在克制不住了，就說: r不知道樣讀下去有多大用處?我身體本不算

好，熊這樣一體字一體字總摳，…輩子能讓多少響?何說，外語的聽力已經姆大的

了。 J了一輛沒有生氧，的樹心地教導我: r對於一個說事諸實學研究的人，有三三條很

重要，一是革髓，二是外誨，正是長壽。沒有廣博前札賞的基礎，除了發空誨，革聽

也搞不戚。〈說文解牢注}~接聚著陸軍裁半生的心血，既能幫助人讀過〈說文卜交有很

多發現，是攜漢語瘦的人最靈要的基聽之一，一荒要好好續，真正莽髏它。你要從段

民一字一句謹注〈說文卜學習踏賢、老實、求黨的雄風，克服掙鶴的毛病。外語是掌

握現代理論、知議的工具，也是進行語言比較的材料。最好能嚼幾種外語，至少先學

好一種。清代的撰學家如果體外詣，我們現在解接的很多問題，他們可能在…爵百年

鶴說解決了。我說要長莓，說是說要注意身體。咱們搞社會科學的，很大程度上要鑫

資料和經驗的積累，活得體久，審嘉定講得起多，經驗就輯學富，t!1競館有可能做出好

成晃來。我的老師王盟維先生聽瞬絕頂，極有學間，寫了很多黨醋，可惜死得太平。

黃季棚、當選乾都很有學悶，也可惜亮得太平。 j先生這番話給我擴大的震動，既是

在說一個普蘊髓的道理，也是針對我的缺點隔蠶的。

1960年肢，我站，東了四年的研究生生活。 1961年初，我被分配劉廣題。接說，我

1956年花大本科畢業留校， 1957年轉讓研究生，無論依政策還是慣棍，讓先研究生後

都該留在花大;何況我家在北京，已經結婚。我當然不攝意學校不合常理和人惰的決

定，蝕的然相當自覺，甚至月以說是愉快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車，還是跟了一師對我的

一決談話兮不闋的。夏蔚蠶師母3至今譯記得在燕甫盟的號客廳黨的還被臨別贈言。了

一爾對我說: r把你分到廣西，系襲徵求了我的意見，我是向麓的。我是廣西人，離

聞廣茁幾十年了，不能為家釋出力，常常感到歉疚。你是我的學生，誰然不能留在我

身邊，能去廣團工作，嚨算是替我為家鄉艾才是蠶蠱心意吧!再者我的大援手秦倒在贖

回師範舉院當系主任，你去他那襲，也可以有接熙、靡，我也放心一些。 J他又說: í廣

、民族語言幫麓，是語言的實礦罷，在那襲你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叫我探聽先

生對家鄉的熱愛、對學生的關心與期望而啟動。

了仟師是…個無比勤奮的是餐者。從二十幾接到溫t堂前兩個月，六十年筆耕不輯，

所著所譯近一千二百萬字。想想、贅，這期工聾的蠅頭小楷清厲的一千立在黨芋，如果

用四百字一區的普通構糕，便是鑿鑿五萬喔，接租來，長達十全軍者餘啊!十年浩胡



38 中觀語文通話第23期

'燕南闊的號令摟體六戶人家里兮，剩給被強緝毒害動的了…飾的空筒，總投置書

、資料的地方都沒有了 c 然而， 1973年，先生一被解除管制，就立即拿起了筆。我

清驀地記得，女主事後期我從厚實吾吾穿IJ北京看望先生，每吹都兒先生主任在從林彈先生家惜

來的權而不長的f蠶房j的南t聲音右，理首於脅籍和議主義的禪洋中。先三位女草後出版的學

衛專著，不算〈三五力女集) ，我見過的數會十五種之多;龍文革結束那一年，先生巳程

是七十六鑫諧齡的老人了!我自己的審蹲壁上，滿懸著了一僻字書的〈八十島譯詩) , 

先生說: r禮道古稀加十蹺，還將會象男寫千篇。 j在學衛戰場上，先生是與正的男將!

了一師是一鵲有多方面戚稅的大學者，在漢語音韻學、語挂馨、聽課學、

、方言學、 j輿論史、漢語言當舉史、語言玄理論以及文舉與翻譯諸傾概都作出了很大的

。實在沛，究生卻說，自己f先于忍不矩，學衛擴聽很差，特貓是自然、科學革礎差，

以致我的標語電成說亭亭J((我的治學經驗} • 1985年)。類似的話我曾親耳聽過不在一

次，說話姆先生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。曾經有人在論禱中拿梵生的某些事言能駁斥和壓

制不悶意見，先知道後幫我說: r別以為我說的話都是對的，一個人一輩子能發現

幾條規律性的東西就很不錯了，理慧能句句話都對! J龍輝對我說通 t r我寫了聽苦萬字

的文章，真正屬於我自己發現的、規律性的東詣，聽不過幾條間巴。 f堯如腦、做分

部、鐘繫丈、上古j嚷誘餌輩革句可以不照系語等。 J先生說: r人絮說我會搭架子，或許

是吧，再補充一點，就是我愛動腦子。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關郵鞋的研究工作，其實我

只是想方設法把譯通語言是體的原理謂對j棋譜研究中去，努力發現纜諾本身的特點龍

於1事正錯誤，鼓聲射入有不同意晃。究生很不緊接灘種自己的女蓋章別人動

不得、嚨師的觀點學生碰不得的態虞。他接受洪敏等先生的意見，在著你中一再修改

f是j的最早便培年代，日;是大家熟知的了。他在轅楊制慰的〈中原會韻研究〉所作

的〈序}中說: r我並不是完全贊成楊樹恩餌志的結論的，為甚接我為他的書作序呢?

還是因為我聽該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。我應該鼓勵我的學生持不詢意見。如果墨守師

說，學術就沒有發展了。 J我的〈音韻學}全稿沒有結先生審闖過，重重建作當中，每次

進京持黨先生，兜不了冉飽老人敬請教。我對音韻學中的某些問題有自在的看法，例

如帶韻性質萬頭、調類謂體問輯、諧擊性蠶悶題、反切起源問題、{切輯}性質問聽等

，都跟先生的話論不間，可是先生總是鼓勵我: r只要言之有據，就可以大聽地提

出來，讓人家去拉評。錯了，改就是了。 J




